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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  鬼打墙  
我叫胡同祖，虽然这名字算不上响亮却也有一层寓意在。我父亲

胡天明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我能够像祖先一样光耀门楣。据说我们

胡家在晚清那会儿出了好几个道台、巡抚之类的地方大员。后来八国

联军进北京，清王朝覆灭，我们胡家也开始家道中落。  

到了 “文革 ”那会儿，我祖父受到了冲击，最终只留下一本风水古

书《地脉图》。  

后来，我父亲和他一起玩到大的好哥们儿胖子王建国双双去了中

苏边界一个叫做三合屯的地方插队。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好几个杭州的

女知青，和当时全国的青年一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  

单说一次两个杭州的女知青去公社开会，去了一天都没见回屯子。

我父亲和王建国还有当地一个鄂伦春女猎手英子一起进山找人。结果

遇见了东北民间传说的 “挡 ”，更是误打误撞地看到了一个古墓里陪葬

的童男。这事情虽然诡异离奇，不过我父亲和王建国当时都是年轻气

盛，谁都没有放在心上，我也是后来听父亲偶然间提起过。  

时间到了 1972 年，我父亲和胖子家里得到平反，两个人再度回

到老家，王建国到北京的潘家园倒腾起了古玩。我父亲却在一个亲戚

的帮助下顺利地参了军，再往后就有了我，直到 1975 年冬天，我父

母出国之前把我托付给了远在北京的胖子王建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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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故人  
我这人自由惯了，用别人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。也

正因为我这种性格，从小学到高中没少惹是生非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

索性就辍学在家和我干爹王建国一起倒腾古董冥器（冥器是指古墓中

的陪葬品）。  

自从跟着干爹倒腾古董之后，我就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。这些时

间里我最喜欢做的莫过于两件事情，一是听干爹讲一些他道听途说来

的盗墓人的诡异经历，再就是看我家祖传下来的那本风水古书《地脉

图》。《地脉图》中所讲，尽是寻龙探穴，堪舆倒斗的风水秘术。虽

然文字晦涩难懂，可我也能参透个三四分。  

转眼到了 1995 年，我也已经 21 岁。由于经常打架，身体锻炼得

非常结实，一米七四的个头也不算矮，通过经常打架我连头脑带技巧

一块练了，因为咱打完架就得  去所里不是？长期和人民警察打交道

的宝贵经验已经完全把我锻炼成一个流里流气的京痞子。  

这天刚回家，一进院口就老远看见大背头正和邻居一个新搬来的

东北女孩套磁。大背头大名叫做金援朝，也是和我父亲从小玩到大的

好哥们儿，因为平日里总是喜欢梳着一头油光铮亮的背头才得了这么

个外号。  

姑娘正在洗菜，大背头两颗大牙，阳光一晃分外刺眼，就听大金

牙说： “妹子，你是东北哪嘎达的？ ”  

姑娘抬头笑了笑： “叔，俺是五顶山公社三合屯那嘎达的。 ”大背

头摸了摸油光铮亮的大背头，逗闷子道：“你看我和你年纪也差不多，

以后就叫我大哥就行了。”顿了顿，大背头又问：“妹子，你还不到 20

岁吧？来北京做什么呀？ ”  

这一问像是问到了姑娘的伤心处，姑娘洗菜的手也停了下来，竟

然吧嗒吧嗒地掉起眼泪来，她这一哭，可把大背头给哭慌了： “我说

妹子，你说你好好的哭什么呀？快别哭了，这要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

金爷欺负你了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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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娘听大背头这么一说，这才止住眼泪，哽咽着继续洗她的菜，

对大背头说： “大哥，不关你的事，是俺家里出了事，着急用钱，这

才来北京打工！ ”大背头像是动了恻隐之心，对小姑娘说道： “妹子，

不瞒你说，在这潘家园一带，提起咱老金来，道上的兄弟哪个都会给

我些面子的，要是你没拿我当外人，有什么难事就和大哥说说，就算

大哥帮不上你的忙，说出来不舒服些嘛！ ”说完还在自己干瘪的胸脯

上捶了两下，一副义薄云天的劲头，东北妹子看了看大金牙，这才吞

吞吐吐地说出来： “大哥，俺没拿你当外人，俺娘被鬼上身了！ ”  

姑娘的一句话倒是把大背头逗笑了，他摸了摸油光的大背头，对

姑娘说： “大妹子，这个世界怎么会有鬼呢？ ”  

姑娘见大金牙不相信自己的话，急得扔下手里正在洗的菜，认真

地说： “俺说的可是真的呢！ ”……大金牙仍旧是不相信姑娘说的话，

哈哈大笑起来，没想到这姑娘却急得又要哭起来。  

见这姑娘又要哭，我心中不禁好笑，想这姑娘生活的环境太闭塞

吧，封建思想还很浓厚，一遇见自己解释不了的事情就会联想到鬼神，

我觉得有必要好好和她谈谈唯物主义。我清了清嗓子说道： “姑娘，

你母亲会不会是得了什么病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四个现代化都快

实现了，像我们这年纪正是好好学习争取为祖国发展添砖加瓦的时候，

不要动不动地就鬼啊神啊的。 ”  

没想到我刚说完，姑娘就真的急得掉了眼泪，她说： “你们知道

个啥，当真是有鬼的！ 20 年前，我娘和我两个知青舅舅进山招惹上

了一个小鬼！……”姑娘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紧张地又补充了一句： “反

正你们不会明白的！ ”  

我打小就总听我干爹提起他和我父亲插队在东北三合屯时候的

趣事，这会儿听了姑娘的话，我心中一动，和大背头使了个眼色问道：

“你刚刚说你是五顶山三合屯的？我倒是和那里有些渊源。 ”  

姑娘也感到好奇，抬起头仔细地打量起我来，从她眼神里我就看

出她的意思了，论年纪，我和她相差无几，又是北京人，怎么会和他

们那有渊源呢？我这人打小就有一毛病，面子特别薄，更别说是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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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这么看，我脸红了一红，干咳一声道： “这个，

并不是我去过你们那里，而是我父亲和我干爹二十多年前在东北的三

合屯插过队，做过知青。 ”  

“唉呀妈呀，你两个爹真在俺们那插过队？ ”姑娘扔下手里的菜，

双手在裤子上抹了抹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问道。  

一时间我还没明白过来这姑娘高兴的哪门子，有些木讷地点了点

头。心说我父亲他们在那插过队，她高兴什么？姑娘却双眼放光地追

问我说你两个爹是不是一个叫胡天明，一个叫王建国？  

我有点不高兴了，看来没文化真是要命啊，这姑娘怎么说话呢，

一张嘴就我那两个爹，怎么听怎么不舒服，不过她却一点儿都没看出

来我的这些情绪变化，还在看着我，等着我给她回答，好像要确认什

么一样，姑娘见我点了头，笑得更开心了，转身一溜烟地跑回她的屋

里去。  

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她为什么会这么兴奋，通常

我做人有个原则，想不通的事情就不去想，如果想不明白的事情还要

去钻牛角尖，那样不仅会平白地让自己的脑细胞多死个千儿八百的，

还凭空地给自己多增加不少烦恼。  

我摇摇头，也转身向屋里走去，大背头也跟我回了屋，刚一进门，

大背头就问我：“我说大侄子，怎么今天又逃课了？这个点就回来了？ ”

我没搭理他，一头栽到床上，还逃课？压根就没上课，昨天因为打架

在局子里蹲了一宿，要不是同学的老爹来担保，恐怕现在还在局子里

呢，再说这些年干爹和大背头也都从来没真正管过我的学业，用干爹

的话说就是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！你看你父亲，还有干爹我，哪

个也没上过几天学，不还是天天东四的涮羊肉吃着，进口的万宝路抽

着嘛！  

一夜没睡，我脑袋迷迷糊糊的，刚刚这个姑娘怎么都挥之不去，

一骨碌坐起来问道： “金大爷，你说那东北姑娘怎么听说我父亲和干

爹在三合屯插过队那么兴奋？ ”大背头一屁股坐到我床上，从怀里摸

出一包万宝路，扔给我一颗，又掏出打火机来点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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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才说道： “要说你父亲和干爹在东北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我还真

不大清楚，我只知道，他们每年都会往曾经插队的村子寄去一笔钱，

哦，对了，听你干爹说过，他们在那可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稀罕事，

好像还撞过鬼。 ”  

撞鬼……三合屯……插队……撞鬼……我翻来覆去地小声嘀咕着，

这时，干爹推门走了进来： “大白天的什么撞鬼撞鬼的？大背头你信

不信我把你那俩门牙掰下来，让你以后一说话就漏风？ ”  

我笑了笑，说道： “干爹，你误会了，刚刚是我念叨的，大爷他

可没提。”干爹把外套脱下来，扔到沙发上，也一屁股坐到我的床上，

害得我的床不满地吱吱直响。大背头问干爹： “胖爷，今天店里生意

怎么样？ ”  

干爹咧开嘴，笑了笑，说今天来了两个日本人，要买古董，你们

想想我能把古董卖给那帮孙子？可咱开门做生意，又不能不卖他，结

果本司令把金爷那痰盂卖给那日本人了，告诉他这是当年慈禧老佛爷

御用之物，痰盂虽小，却处处透着那皇家的高贵劲，这可把他乐坏了！

屁颠屁颠地扔下两万元抱着个破痰盂走了！  

干爹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两沓崭新的大团结来，啪的一声扔到床上。

大背头担忧地看看干爹： “我说胖爷，这钱虽然是挣到手了，日本人

也给收拾了，可以后一段时间咱可不能再出摊了，搞不好那日本人再

抱着痰盂回来找咱们，那可就是涉及到外交问题了，这可不像咱们人

民内部问题，这可是上纲上线的！ ”  

干爹满不在乎地把两沓大团结揣回兜里，念叨着本司令也正想放

个假，另外老胡来了消息，说是这个月底要回国了。  

没等干爹说完，我一把拽住他的手，兴奋地问道： “干爹你说的

是真的？我爸妈这个月底回来？ ”干爹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老胡这次

回来的意思是咱们大家一起去一趟东北三合屯，这些年净是寄钱了，

也不知道那些老乡都怎么样了。”说到唏嘘之处，干爹不禁面露忧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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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心中一动，怎么今天总能和三合屯扯上关系

呢？先是那个东北姑娘，再是我十几年未曾回过一次国的父母也要去。

我有种预感，冥冥之中，我的命运会在那里发生转折……  

正当我胡思乱想的工夫，门外忽然传来了女人的说话声。声音不

大，就像是那种抗战老电影里地下党接头时候一样，不过听声音我就

知道，是那个自称三合屯来的东北姑娘。她放轻了声音小心问道：“屋

里有人没？俺找那大学生哥哥有事儿！ ”  

不过她应该是很不习惯这种进屋先敲门的城里人作风的，没等我

招呼一声，她就笑盈盈地推开了房门，走了进来。  

不曾想，我干爹看到这个东北姑娘，却好像夹了尾巴的耗子似的，

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，眼珠子都亮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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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旅途鬼话  
干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我和大背头一跳，在我俩诧异的目光中，

干爹一个箭步蹿到了姑娘跟前，张嘴问道： “你叫什么？哪里人？ ”

小姑娘显然也是吃了一惊，她近乎本能地说道： “俺是东北五顶山三

合屯那嘎达的……”  

一拍大腿，干爹双眼放光地追问道： “那你认识一个叫英子的人

不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”姑娘被干爹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点蒙，小声地

说道： “俺娘叫英子，俺叫四喜。 ”  

像是知道姑娘就会这么说一样，干爹激动得老脸通红，在我们一

片惊诧的目光中兴奋地对四喜说道： “你知道我是谁不？我是当年在

你们那儿插队的王建国啊！要论起辈分来，你还得叫我声舅。 ”  

听干爹这么一说，四喜也极为高兴： “哎呀妈呀，俺可算是找到

您了！本来俺就是凭着大概的地址来北京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！”  

干爹和这姑娘正高兴着，我心里已经猜出个大概了，这个叫四喜

的姑娘可能是干爹故人的孩子，恐怕这姑娘的妈和我父亲也是大有渊

源！果然，干爹冲我一摆手： “同祖，愣着干什么，这是你英子姑的

孩子！啧啧，长得还和她妈真像！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 ”

我和这四喜也都说过话，也就没什么客套的了，老理讲，一回生二回

熟，更何况这上一辈还熟悉着呢，就又问了个好。  

说话间已经到了饭口，在干爹的提议下，一行四人奔了东四一家

羊肉馆涮羊肉。因为我们来得比较早，店里还没有多少食客，几个服

务员闲着无聊围在柜台跟前嘻嘻哈哈地聊天。  

挑好了单间，点好了菜。我掏出烟来给大背头和干爹一一点上，

干爹就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了四喜她娘和村里的一些事情。  

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，插队的地方就是第二故乡，如今二十多年

没回去过，干爹的心情可想而知。  

这一问不打紧，四喜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足足过了十几

分钟才给我们讲起她来北京的前因后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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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从我父亲离开三合屯的第二年春天，四喜她娘就得了一场大

病，村里的一个老萨满给瞧过了说是招惹了冤魂野鬼，后来老萨满给

出了个招，晚上 12 点前后，在十字路口烧些纸钱，就能把它送走。

四喜她娘当天夜里就去烧了，正烧着呢就听有人叫她的名字，四喜娘

应了一声，可是没看见人，回来之后就病得更重了。  

听四喜说完，我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推断，虽然我本质上是个唯

物主义者，可还是佩服我家祖传的这本《地脉图》所言不虚，当即和

干爹、大金牙以及四喜说了书中所记，原话是这么说的：  

人身三盏灯，两肩一头正当中，夜行忽闻叫汝名，应者魂魄入黄

泉！  

大概的意思就是：人的身上有三盏明灯，如果夜里走路，有人呼

喊你的名字，千万不能答应，如果答应了就被鬼吹灭了身上的明灯，

魂魄也被鬼招了去。通常被鬼招了魂魄的人，活不过三年五载就会命

丧黄泉。  

这破解鬼招魂的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可想办到，却是难于上青天！

大家听我这么一说，又有点灰心丧气，不过四喜还是坚持要听听到底

是怎么个办法，哪怕有一丝希望她都不会放弃。  

这时，我们点的火锅已经准备妥当，两个服务员已经把热气腾腾

的涮羊肉和蔬菜放到了桌上，大家谁都没有动筷，我一夜没睡，早晨

又没吃饭，又累又饿，肚子里早就空落落的，这会儿更是食欲大振，

奈何大家都沉浸在惆怅的气氛中，无法自拔，估计我要是不把这办法

说出来，恐怕谁都没心情吃，我打开二锅头，分别给干爹和大背头满

上，自己又倒了半杯，随手给四喜开了瓶饮料，这才说道： “我家那

本《地脉图》中记载了一个传说，而英子姑的解救之法就在其中。 ”  

传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征战西夏的时候，俘虏了美丽的王妃古尔

伯勒津郭斡哈屯，这位王妃美貌无双，成吉思汗非常喜欢她，就命她

侍寝，而这王妃性格刚烈，家仇国恨都集于她一身，就在这天侍寝的

时候，穿了一身绛红衣服，头上戴着一枚御魂珠，结果把成吉思汗杀

死在他的大帐内，又自尽而死，临死前王妃诅咒成吉思汗的王国会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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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，等到那天只要有人找到这枚御魂珠，做场法事，她就会还魂活过

来，成吉思汗的后人怕这个诅咒真的会实现，就把王妃和成吉思汗安

葬在了一起，那御魂珠也自然就在成吉思汗墓葬中了。按四喜说的，

英子姑姑恐怕也只能用这个御魂珠才能救得了。  

四喜听说还有办法救她娘，自然非常高兴，不过我却是一阵阵的

头大如斗，想那元人墓葬不封不树，连个标记都不曾有，更何况是成

吉思汗的陵墓。不过只是瘸子打围，坐着喊也是于事无补，现在首先

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，我这五脏庙要是再不祭奠一下，下个该用御

魂珠招魂的就是我了，既然有了办法，总好过没办法，四喜也放下了

心里的包袱，大家一阵风卷残云，吃了个一干二净。  

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，由于干爹和大金牙下午不用再

去潘家园练摊，我那学去和不去都一样，大家就慢慢地走路回去。  

走到胡同口的时候，老远地看见院门口站着两个人，一个年老的，

五缕长须，仙风道骨，戴着一副浓黑的墨镜，看样子像是盲人，他身

边站了个小伙子，年龄和我相仿，身材略胖，却不失健壮，肤色黝黑，

一件咖啡色夹克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又增加了几分帅气。  

这两个人我都很熟悉，年长的叫做陈瞎子，和干爹、大背头是很

好的朋友，靠着算命骗人为生。而和我年纪相仿的那个叫做铁蛋，是

陈瞎子从孤儿院里收的亲传弟子。  

几个人刚走到近前，这陈瞎子鼻子抽搭两下，叫声大事不妙，此

地不宜久留！说着就催促着铁蛋，领着他闪身躲进了院里，大家莫名

其妙之际却看见两个戴着红袖标的居委会的大妈往我们这边走来，众

人不禁大笑起来。  

接下来几天相安无事，转眼就到了月底，我父母也风尘仆仆地从

大洋彼岸回到了这片故乡热土。分开了十几年，父母没变化太多，只

是多了几条皱纹在脸上，倒是母亲见到我时，忍不住掉眼泪，古话说

得好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，我发现自己真是不孝，都

没好好挂念过母亲，也不禁潸然泪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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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人团聚，故人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聊不完的事，一直在北

京待了三天，这才决定出发，大家商量了一下，由我父母、干爹、四

喜和我一起去，陈瞎子又拜托父亲把铁蛋也带上，让他多走走地方，

多长长见识，我也乐得有铁蛋一同前往，毕竟男孩子在一起有更多话

题聊，何况我和铁蛋还很聊得来。  

一夜无话，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直奔火车站，四喜最为高兴，仍

旧是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，我想恐怕现在她的心都已经飞回五顶山的

原始森林里，尽情地翱翔在蔚蓝的天际了吧，火车上人不多，我们买

的又都是连号的票，所以都在一节车厢里，一切安顿妥当之后，火车

也吭哧吭哧地缓慢起动了。望着窗外渐渐后退的建筑，和站台上的旅

客，我的眼皮也开始打架，昨天夜里陪母亲聊天聊到很晚，又起了个

大早，爸爸妈妈像是在和干爹小声商量着什么，铁蛋和四喜也有说有

笑，躺在狭小的卧铺上，不知不觉我睡了过去。  

这一觉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只觉得昏昏沉沉地做了个很奇怪的

噩梦。我梦见自己被关在一个黑乎乎的完全封闭的大石头棺材里，四

周都黑漆漆的一片，眼前只有一张白惨惨分不清是男是女的脸瞪着眼

睛看着我。  

这张脸三分像是棺材铺里卖的纸人，七分像是死了几千年的粽子。

我心中大骇，虽然知道是个梦，可还是不由得挣扎着向后退去。可是

四周都是硬邦邦的石板，我是退无可退，而那张鬼脸却是离我越来越

近。我心里一急，双脚使劲朝那张脸踹了过去，没想到却扑了个空，

整个人从卧铺上滚了下来。  

我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揉了揉刚刚撞得不轻的脑袋，一屁

股坐到卧铺上，火车依旧在缓慢地行驶着，轰隆隆的铁轨撞击声不绝

于耳，这才知道原来是做了个噩梦，可那感觉也未免太真切了点。  

我正在胡思乱想，铁蛋嬉笑着问我： “老胡，这睡了快一天了，

怎么叫你都不醒，又做梦大喊什么粽子，你谗粽子啦？可这火车上不

卖……”我对铁蛋说，你懂什么？这粽子可不是你说的端午节才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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糯米大枣做的粽子，我说的这粽子是死人尸变后的僵尸，专吃活人心

肝。  

大凡生活条件闭塞不通、文化程度不高和走江湖的手艺人，是最

为信奉鬼神之说的，也对鬼神之事最为好奇，铁蛋和四喜听我说起僵

尸来，都显得格外感兴趣，四喜也坐到我身边说： “大哥，你懂得真

多，那僵尸为什么叫粽子呢？咋还叫这么个名字？难道还能吃不

成？ ”  

我说那是自然，僵尸肉又叫闷香，可以入药，专治失眠多梦。四

喜听我这么一说，作势欲呕。铁蛋笑道： “这你就不懂了不是，老话

说得好，那叫良药苦口利于病！只要能治病，管它神丹妙药还是毒药

都是好药。 ”我朝铁蛋挑了挑大拇指，没想到他懂的还不少。  

一看我和铁蛋都冲着她去了，四喜赶紧转移了话题： “胡哥，你

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见鬼了，还是僵尸？ ”  

我心想，这四喜也忒不厚道了，我做个噩梦看把她好奇的，不过

看看车窗外，已经渐渐黑了下去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睡了一天，

我清了清嗓子说道： “这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的我怎么能梦到鬼和僵

尸呢？刚刚我梦到我正在给一帮人讲鬼故事，讲得太投入，动作做大

了。 ”  

四喜和铁蛋果然中计，好奇地问： “你真会讲鬼故事？那你给俺

们讲两个听听呗！ ”我打定主意要好好吓吓他们两个，于是压低了声

音说： “这个故事，只有天彻底黑了才能讲。 ”  

讲鬼故事最重要的就是气氛，如果气氛营造得好，即使不太吓人

的故事也完全能变成恐怖的故事。  

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我随手抓起床头一盒蛋炒饭一边吃，

一边给铁蛋和四喜讲起了一个我在潘家园听来的鬼故事。  

刚解放那会儿，天津有所学校，学生不多，住校的也很少，因为

没多少学生住，所以唯一一栋很破的女生宿舍楼也没整修，这栋楼里

有三分之二的房间都空着，小美和小丽是刚住校的新生，第一天深夜，

她们隐隐约约听到有很凄惨的哭声从走廊传来，以后每晚都是这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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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得人毛骨悚然无法入睡，于是她们就向学姐说起这件事，开始同学

们一口否认有这样的事，但经不住她俩的追问，终于说出：原来在这

楼里的某一个房间里曾有一个女生上吊自杀，小美是个无神论者，一

听这话就不信了，她说晚上的哭声肯定是有人装神弄鬼，今晚我就去

拆穿她！说着她就离开了，胆小的小丽还没反应过来，但学姐们的话

并没有讲完，后来的话只有小丽听到了。  

这天晚上小美和小丽都没睡觉，半夜 12 点刚过，隐隐的哭声又

飘来了，咿呀咿呀的令人寒毛倒立，小美对小丽说我们去找找吧，便

拉着小丽循声走去，小丽早就面如纸色，木讷地由小美牵着走，深夜

的走廊弥漫着鬼魅的气息，几盏忽明忽暗的小灯照着，把她们的身影

长长拖在地上，她们循着哭声来到了四楼，这层楼所有的房间都关着，

在这里哭声听起来更凄惨更恐怖，现在连小美也有点害怕了，她们来

到一间房门前，这里就是哭声传出的地方，这个房间的门显然是关了

很久，门上斑驳的旧漆和一些蜘蛛网说明了这些。  

这时恐怖的哭声突然停止了，留下死一般的寂静，小美定了定神，

看了一眼发抖的小丽，然后用力推门，但是门锁得死死的，根本推不

开，小丽颤抖地说： “我……我们回去吧！我好……好怕……”小美根

本不听，她发现这门锁是老式的，有一个小指甲大小的钥匙孔，于是

她就把眼睛对着钥匙孔朝里看，只看到血红的一片，除此之外什么也

没有，她揉了揉眼睛再看，依旧是血一样的红色，她喃喃地说怎么尽

是一片红色呢？  

听到这话的小丽一下瘫倒在地上，发青的嘴唇颤抖地说： “学姐

说，那女生上吊死的时候……眼睛被血染红了……她的眼珠是红色

的！ ”  

听到这里，四喜已经吓得声音都有些颤抖： “哎呀妈呀，胡哥你

真能扯犊子！俺可不听了，俺要去睡觉了。 ”说着爬到我的上铺，用

被子蒙住了头。  

长话短说，坐了两天两夜的车，第三天一早终于到达了上街基公

社。此时正值初夏时节，这里的早晨仍旧有些凉，我们一行六人小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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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顿了一下，给老乡买的礼物由我和铁蛋背负，四喜在前面带路，又

走了一天，终于到达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三合屯。  

刚进村，就见一中年女人躺在路边，走在前边的四喜忽然叫了一

声娘，飞也似的朝躺在地上的女人跑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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